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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第一届“诗歌八骏”：

他们的诗歌扎根于西部热土他们的诗歌扎根于西部热土
□张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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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诗人以其阵容与实力之强大，成为中

国当代西部诗潮中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甘

肃第一届“诗歌八骏”的诞生，再次有力地佐证

了甘肃诗人阵容之强大，实力之不俗。并且，

这八位诗人的作品各具特色，风格迥异，也为

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与借鉴价值。

首先，是鲜明的地域特色。地域特色既是

一个民族诗人的胎记，也是一个诗人撬动世界

的支点。甘肃第一届“诗歌八骏”的作品充分

显示了对地域文化的重视，所有的诗人几乎不

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诗歌根基放在了自己所生

活的土地，将根须伸向了养育自己的那一方热

土，高凯的陇东，梁积林的河西，古马的西北乃

至青藏高原，胡杨的嘉峪关，第广龙的平凉，这

使他们的诗歌不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更具

有深沉的民族特色。而鲜明的地域特色则使

得他们的诗歌成为难以忽视的“这一个”，使他

们的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别具一格，辨识度

高。显然，这一鲜明的地域特色是中国西部不

同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内地农耕文化和都市

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以及西部独特的宗教

底蕴和不同身份的诗人自身所独有的生命体

验与个性等诸种因素相互交融的产物。尤其

是严酷的雪域高原气候、浓厚的民族风情、封

闭边远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共同构成了诗人的

文化心理结构，并使他们的诗歌与中国内地及

东南沿海诗歌迥异，其中最为不同的，便是诗

人的本土化与民族化特色。

如果说，诗人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话，他们所依赖的根基也就在自己的地域文

化，无形的地域文化不仅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营养资源，也为诗人的坚守提供着强大

的精神支撑。因为正是“地域”这一文化背景

有可能将诗人的笔触带入与地域相关的政

治、经济形态及历史与文化之中，并在这样的

文化背景之下展示出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世

界——文化心理结构，而正是后者决定了一

个诗人诗歌的个性与风格。甘肃第一届“诗

歌八骏”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诗歌的个性

与风格，包括他们诗歌的外在形式和内在风

格。比如他们喜欢把花儿、民歌小调、民谣放

到诗歌中，结构上喜欢使用回环、复沓，造成

缠绵、伤感的诗歌意味；修辞上用大量繁复的

具有异域特色的意象和比喻，造成一种陌生

的语言效果和奇特的美；内在则表现为崇高、

悲壮和苍凉风格的形成，特别是诗歌中的孤

独意识、边关情结及雪域高原、高天厚土等生

命意象。

我们不妨用八骏诗人的意象来说明这一

点。诗是以语言为符号的主情的审美符号系

统。它的主要元件不是词语，而是意象。意象

美的创造是整个诗美创造的基础性工作。所

谓意象，就是意中之象。意象是引起生动经验

极为有效的手段，诗人用以传达感情并暗示思

想，当然也是使读者心中能重现诗人感觉的，

所以它是诗人最珍贵的素材。一般说来，诗人

追求的是具体、带有意象的字词，而不是抽象

的、没有意象的字词。中国古典诗词总是用意

象来表述诗人无以言传的感受与领悟。意象

的使用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特殊表现艺术。

它避免了主体的冗长与笨拙，而收到冷隽、深

刻的效果，大大突出了言之不尽的内涵。而意

象的锋利性与生动性一般取决于意象是否具

体，诗人的情节是否有显著效果。在第一届

“诗歌八骏”的作品中，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些“西部”意象：马、羊、高原、山脉、鹰、牛、

豹、狼、黄河、风、石头、河水、落日、白杨、老树、

老牛、黑山羊羔子、碌碡、父亲、灯、西部等。因

为正是通过这些“意象”的塑造，才使得八骏诗

歌有了或苍凉或厚重或沧桑的意味，这些带着

诗人丰富生命体验的意象，以刹那即永恒的凝

聚力量，将诗人对生命的感悟与理解具体化，

并带给读者以陌生与惊异之美。当然，这些带

有独特“西部”印记的意象也是陇军对当代诗

坛的贡献，因为它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达领

域与表现方式。我们不妨试举一例：“山脊上/

一匹年轻公狼回头之际/历史的天空再一次被

单于的腰扭动了//雪落阴山/连夜偷袭黄河的

大雪/弓弦的捷径上/只宜跑动着这一匹并不

长嗥的孤狼”（古马《雪》）。在这首简短的诗

中，古马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西部大气而苍凉的

画卷，并借着西部的地域之险写出了狼的野性

之美，又借所塑造的狼意象，反衬出西部地域

的险峻。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其次，是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如

果说甘肃“诗歌八骏”为我们输送了什么值得

珍视的精神特质的话，那就是深沉的生命意识

与人文情怀，如果问八骏诗歌最能打动读者的

地方，那也是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假

如说，地域特征使诗人成为独特的“这一个”的

话，那么，后者则使其诗歌有了心灵的深度与

全人类的视野。尤其是对人类生存困境与终

极的表达与追问，显示出八骏诗歌的现代性品

格。而对不可见之域的抒写，使得八骏诗歌有

可能跨越具体的感觉而向不存在之存在敞开，

这也使得他们的诗歌具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沧

桑感与历史沉重感，这一特征是第一届八骏诗

人对当代诗坛的贡献。

有意味的是，八骏诗人在表达这些“宏大”

主题时，均是从细微与小处着眼的，他们总喜

欢把目光落在那些最普通、最平易、最容易被

忽略的物什与细节上，犹如金刚钻，只盯着最

小的一个点，从而达到力透纸背、震撼人心的

效果！比如，高凯写独木桥，他不写乡里人之

苦，生活之艰难，而是写独木桥之险与难走：

“出路和退路/都遇在了一个险要处/一根独

木/担负着生命的两个部分//高于一切的粮

食/一年之中要来回走几趟子/脚底下涨水/头

顶上打雷/而且 每一次换季/手心都捏着一把

冷汗/和一把咸泪”（高凯《独木桥》）。通过写

一根山里的独木桥，写出了西部山区农民生活

之艰辛。以小见大，平实的语言，却写出了耐

人寻味的不平常感受。

最后，是善于使用本色语言，善于运用减

法与留白。显然八骏诗人懂得简洁与本色对

于一个诗人语言的重要性，并且均善于化繁为

简，以少胜多。当然，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

在使用减法的同时，各有自己的习惯与侧重。

比如古马善于以有写无，以精练的意象来营造

一种野趣与禅境，他在留白效果的运用上可谓

匠心独具；高凯的减法是将大量的人生经验与

沧桑感凝练为极少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不动

声色的力量与张力；离离则又不同，她使用的

是质朴与真诚，不做更多渲染，让真情来打动

读者；娜夜的诗则是来自于对生活细节与心灵

感悟的捕捉，善于以小写大，将丰富的人生阅

历简化为一两个细节，达到以少胜多的效果；

梁积林善于将生活的苦涩与厚重借助于自然

界与生活场景进行表达，他的减法来自于对生

活的熟稔与敏锐；胡杨的减法来自于对情感的

隐藏和节制力，来自于对生活的苦涩感与苍凉

意境的体味；马萧萧的减法体现在意象与意象

之间的跳跃与跨度及意象的惊异之感；第广龙

的语言张力来自于对俗世生活的真实描写与

还原能力。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有着优秀

的民族文化与诗歌传统，作为偏踞于中国西北

一隅的甘肃省，第一届““诗歌八骏””所创作的

诗歌不仅成为我们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人对人类生存困境

的思考与关注，她将乡土气息与现代品格进行

了完美的融合，为当代诗歌的创作路径提供了

多种可能。她在语言和意象上的创造力，不仅

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的审美感受，并且极大地

丰富了当代诗歌的语汇，为当代诗歌的语言表

现力提供启示与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甘肃

省的这一文化品牌的创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创新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名单公布的时间，

正好是“国际诗歌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页上说，国际诗歌

日的主要目的是推广诗歌这一优美的文化形

式的创作、阅读和出版，支持通过诗歌表达语

言的多样性，并让濒危语言有机会在其社区内

得以听到。“作为人类灵魂的深沉表达，作为全

球普遍的艺术，诗歌是对话与和睦的工具。”

不难想象，在西部，一个作家、诗人要赢得

相应的名声，必须付出更加悲壮的努力。那种

“人一之，我十之”的甘肃精神，在甘肃诗人中

同样适用。这些年来，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为

了使甘肃作家、诗人走出去，在外界获得更高

的认知度、知名度，做了大量的工作。甘肃需

要一个像当年《当代文艺思潮》那样的文艺理

论与批评大刊，甘肃需要一个像《绿风》那样的

诗歌刊物，甘肃需要一个像“华语文学传媒大

奖”那样面向全国的文学奖项，甘肃需要更多

优秀的文学活动家和策划人。“甘肃八骏”（包

括“小说八骏”和““诗歌八骏””等），就是一个

策划出来的品牌。作家照样是作家，诗人照样

是诗人，可是有这样的品牌，其文学作品的传

播力就大不一样。有这样的平台，我们今天才

能以这样的方式聚在一起，跨越流派和地域边

际进行对话、交流，这真的是一桩很好的事情。

作为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的评委，我有

幸参与了本次八骏的评选过程，也了解了其中

的一些事相。首先感觉到，八骏的评选并没有

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从诗人的成果量化得分到

评委根据参评诗人的诗歌品质和诗歌影响进

行打分，都是在一种很顺畅的、几乎没有争论

的情况下进行的。评委们甚至不用专门去读

他们的作品，因为熟悉这些诗人及其作品。

评审会召集人和评委们的基本共识在于，既

要选出有实力的诗人，又要考虑到某种均衡，

还要推举新人。就我个人而言，为了推举新

人，我为我认为本届不宜入选的诗人打了很低

的分数。我应该坦言这一点。我坦言这一点，

是因为我这么做是出于一种文学的公心，而不

是私心。

正如高凯先生在总结本届甘肃“诗歌八

骏”时，用了“新鲜”、“年轻”、“本土”、“基层”这

样的词汇。的确，本届““诗歌八骏””总体面貌

就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如果尝试从另外的角

度去看待这八位诗人的创作，我发现他们都是

有比较稳定的抒写经验，同时又有艺术上的求

索精神、手法绝不老套的那种。在他们的作品

中，你能找到活态的、多样性的表达：能找到乡

土经验，也能找到城市经验；能找到古意深沉

的传统美学，也能找到现代主义的构思方式；

有直面现实的关怀，也有超现实的洒脱；有感

性主义的拖泥带水，也有冷峻理性观照下的语

言节制；有日常化的隐喻，也有幽微精彩的语

词铸造。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看，就能发

现丰富的东西。这种丰富性，也是甘肃诗歌的

整体样态。曾经，外界人猜度甘肃的大学，是

“骑着骆驼上学”，猜度甘肃的诗歌，是陈旧和

封闭的。事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可以说，甘

肃诗人在艺术观念上的开放性，不逊色于全国

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往往是“杂食动物”。甘

肃被称为“诗歌大省”，不仅是因为写诗的人

多，优秀诗人多，还因为它出产的诗歌品相之

多、杂食之多，如此，方称其为大。

可是另一方面，甘肃诗人往往比较“恋

旧”。这里的“恋旧”，是指接触了某种所谓的

“新”，从而怀恋更有意义的“旧”。大家知道甘

肃的乡土诗比较发达，许多人写乡土，并不是

因为其他题材不能写，而是因为乡土唤发了他

们最深情的内在，他们的家园意识，那种诗歌

上的认祖归宗，那种根性。乡土诗里的恋旧，

那种诗意美学，放在21世纪的今天，放在城镇

化日益消灭农耕文明的今天，具有特殊的价

值。甘肃诗歌中的地域意识也比较浓郁，字里

行间往往盛放着一个西部，或显在或潜在的西

部。这种对地域性的借重，在全球化日益消灭

地域差别的今天，也有其特殊价值。这些诗歌

让我们想到，写作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人与

时代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各种主义

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后者可能更原初，更长久，也

更深沉。乡土和地域因素在诗歌中的附魅，体

现的正是这种深沉的诗学张力。

甘肃诗人的另一个普遍性，是他们不会轻

易去赶某种创作上的时髦，不会轻易投身潮流

化写作，不会轻易摇摆。八骏也是这样。新时

期以来，中国诗坛出现那么多的热点事件，那

么多的论争，甘肃诗人极少参与其中去凑热

闹。我曾经为此感到奇怪，觉得甘肃诗歌太冷

静了，介入文学潮流的冲动太少了。那么活跃

的80年代，在伤痕文学、朦胧诗派、第三代诗

派的冲击波中，似乎听不到甘肃有力的声音，

在此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

间写作的论争中，也看不到甘肃的影子。现在

想来，这也许是甘肃的缺点，但何尝不是甘肃

的一大优点。正如叶延滨先生所言：“说甘肃

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一点也不过分。尽管新时

期中国文学特别是新诗的重要演变和重要事

件大多发生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但是当新闻与事件过去之后，回首文

化积淀与文学成果的时候，甘肃却认认真真地

给当代中国文坛提供了重量级的成果。”此言

代表了外界不少人对甘肃的看法。也就是说，

甘肃诗人对拉旗帜、占山头、赶潮流、抢热点的

淡漠，与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的那份沉静和认

真，形成强烈反差。在他们看来，不管这个流

那个派，最终是要靠作品说话的，对一个作家、

诗人来说，最终决定他的是文学实绩，而不是

别的什么。上届八骏之一的女诗人娜夜曾说：

“毫无疑问，诗人的任务是把诗写好。”

为了把诗写好，很多情况下，诗人其实不

必急流勇进，而需要激流勇退。唐代的边塞诗

就是诗歌退守的结果，是才子们从华盖满京华

的长安城退出来，退守到大漠边关去，从而写

出那么好的作品。从某个角度看，“朦胧诗”也

是一种退守的诗歌，是剥离“大众群言”时代的

高歌猛进，而退守到知识分子的“精英独白”，

退守到新文化的启蒙。在当代，先锋文学的往

后退，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文学的泡沫化，意识

到越来越狭窄的写作路子。而在这个问题上，

甘肃诗歌表现出来的那种清醒和自觉，是叫人

点赞的。地处西部，本身就在一种退路上了，

还要退回个体，退回内心，退回艺术本身。我

想起李老乡先生的近作《赛事》：“一路向西

天下的红地毯/已被各路英雄走尽//落伍者

与其继续前往/不如立马转身//马在回头的路

上/正以蹄印 颠覆蹄印”，这几句诗，是对退

守艺术最好的诠释。

被称为“八骏”，意味着要飞腾，向前是飞

腾，调转马头也是飞腾。无论如何，都是因为

诗歌，都是在诗歌的路上。这些马里面，有雄

马、雌马，有强势的马、文弱的马，有妙笔生花

的马，有沉郁苦吟的马。他们都从甘肃出发。

在此，在研讨会的目光聚焦本届“诗歌八骏”的

时候，我想大声念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古

马、离离、李继宗、郭晓琦、于贵锋、扎西才让、

包苞、李满强。

王 琰：您曾经说过欠发达地

区更要靠文化提速发展。这次来

甘肃，可以给我们谈谈您对甘肃文

化发展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

吉狄马加：甘肃是青海的近

邻，同样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

统，从文化地理学来看，甘肃也是

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长的地方，这

里的文化生命力极为强大，特别是

这里的各民族文化，都是在这片土

地上生长的原生文化，这种文化具

有非凡的特质，尤其是它包含着的

创造力和爆发力，可以说都是中国

西部文化的精髓。用一个诗人的

眼光来看，甘肃的文化资源是许多

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这绝不是我

的溢美之词，因为甘肃的文化具有

一种纵深感，这种纵深感依托的是

一种它从未被中断过的历史文化

传承，另外，甘肃还具有许多代表

某个历史时期最高端的文化遗存，

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是我们中华

民族文明发展阶段性的标志，敦煌

莫高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我已经注意到，甘肃省正在着力打

造一系列文化品牌，特别是注重依

托本省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独特的

地理资源，来为这些品牌注入深厚

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加大了对这些

品牌的高水平策划，我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经过一

段时间，甘肃一定会产生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

有影响的国际文化品牌。近年来，甘肃召开了一系列

有关丝绸之路的学术论坛，有关发展和繁荣西部少数

民族文学的重要会议，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

响，这一切都反映出甘肃的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我对

甘肃发展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同样也充满了期待。

王 琰：感谢您专程来兰州出席甘肃文学诗歌八

骏文学活动，我们再次感受到您对诗歌活动的重视和

对诗歌的挚爱。可否谈谈您对甘肃文学八骏的看法和

期望。

吉狄马加：我可以负责地说，甘肃是一个诗歌强

省，多少年来甘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诗歌生态，这

个生态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

二是有一支不同年龄段的诗人队伍，在全国许多重要

的文学评奖中，都能经常看到甘肃诗人的身影。最为

可贵的是，在同质化写作的今天，甘肃诗人都具有鲜明

的个性，每一个人的文学气质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我

以为这和甘肃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关，这是

一个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放弃、而必须被长期坚持下

去的优秀品质，也可以说这是甘肃诗人的立身之本。

这次研讨的“甘肃诗歌八骏”，其中有“60后”的古马和

于贵锋，还有离离、郭晓琦、包苞、李满强多位“70后”

诗人以及李继宗、扎西才让等少数民族诗人，毫无疑

问，这个阵容是令人可喜的，我相信这个研讨会一定会

取得成功。

王 琰：您曾经有近20部诗集问世，商震在《吉狄

马加：永远的诗人》一文中，用谦和、宽阔、诚恳、睿智、

粗犷、率真、悲壮、血性、忧郁……来素描现实和诗境中

的您。其中我最喜欢《一个彝人的梦想》，可否以此为

例，谈谈您作为一位彝族诗人的民族性与独特之处？

吉狄马加：对我个人的创作，特别是作为一个彝族

诗人，我想在这里说三句话，一是我的诗歌的精神源

头，或者说作为一个诗人我背后的强大的精神背景，将

永远来自于我的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和传统；二是我

的诗歌的民族性和独特性，从来不是封闭的、狭隘的、

缺少创造力的，我以为任何民族性和独特性，都应该具

有一种开放性，民族性和独特性决不能与人类性相对

立，一个伟大的诗人必须具有人类意识，否则他的诗歌

将不会在别的民族中获得价值认同；三是诗人既是他

那个民族忠实的儿子，同时他还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儿

子，他应该具有深厚的民族情怀，同样，他还应该是一

位真正的世界公民。

王 琰：这个时代的变革如此巨大，以致我们身处

其中应接不暇，难以把握和理解。诗人变得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和孤单无助。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诗歌主体性的迷失使我们已经来到了诗歌信仰缺失的

时代？

吉狄马加：我历来认为“诗人”是一个社会角色，而

不是一种传统的公共职业，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

将穿越我生命的所有的生和全部的死。

关于诗歌主体性的迷失，是当下许多诗人和评论

家议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我以为，有这样一种关注和

思考，说明我们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已经看到了当下诗

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说明我们的诗人和评论

家已经在从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评价诗歌存在

的价值，这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诗歌主体性的迷失，带

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碎片化的写作，从世界诗歌史的发

展来看，与19世纪相比，我们今天的诗人都缺少大诗

人的气度，就是和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叶的大诗人相

比，我们今天的诗人就格局而言也是小的。我需要声

明的是，我不是说要求诗人都去写一般所谓社会学意

义的诗歌，而是要写出真正具有精神高度、又能见证我

们这个时代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诗歌。最近，我正在重

新研读俄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他们给我的启

发和思考都是巨大的。

胡杨 离离 梁积林 马萧萧

甘肃省第二届“诗歌八骏”：

有一种诗歌叫甘肃有一种诗歌叫甘肃
□唐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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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马高凯 娜夜第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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